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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善报 孙宝成（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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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我拨完号前，不知为什么，我就知道自
己拨错了。手机响了一两声，就有人通话了。
“你拨错了！”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在挂断前厉
声说。我又拨了一遍。“我说你拨错了！”又是
那个似乎来自天堂的声音。手机挂断的咔嗒声
又钻入了我耳。

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拨错号了呢？那时，
我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警察素来好奇。我
第三次拨了过去。“又是你吗？”那人说。“是
我。”我答，“我想知道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
就知道我拨错了呢？”“你自己去想吧！”手机
被猛地撂下。我在那坐了会儿，手机松松垮
垮地握在我的手指间。我又拨号把那人叫回
来。“你还没想出来吗？”他问。“我能想出的
惟一理由是……从来没人给你打过手机。”
“你说对了！”

手机第四次断了。我咯咯笑着又把那人
找回来。“你到底要做什么呢？”他问。“我想
我打手机……只是想问个好。”“问好？从来没
有人给我问过好。”“为什么没有人给你问过
好？”“因为我是孤家寡人活在人间的天堂
里！”“天堂？”“你来给我问好是为什么？”“如
果从来没有人给你打手机，我想也许我应该
给你打。”“好吧，你好！你是谁？”我终于成功

了。现在，好奇的是他了。我告诉了他我是谁，并问他是做什么
的。“我叫罗伯特·戴维，!"岁了。#$年了，还没有在一天中接到
过这么多的拨错号的手机通讯！”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谈了 %$分钟。罗伯特没有家人、朋友，和他亲近的人

都死了。接着，我们发现了相通的东西：他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
了近 &$年。告诉我他在那里做电梯操作员的日子时，他的语气
甚至很友好。我问是否能再给他打手机。“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呢？”他几乎是震惊地问。“我们也许能做手机朋友。你知道，就
像笔友。”他犹豫了：“我不介意再有一个朋友。”他的声音听上
去有点试探性。
第二天下午我又拔通了罗伯特的手机，之后几天又时常打

通他的手机。他是个健谈的人，回忆了一战、二战、兴登堡灾难
和其他历史事件。他的故事引人入胜。我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
好让他给我打手机。他打了，几乎每天都打。
我并不是出于体贴一个孤独老人才这么做的。和罗伯特交

谈对我也很重要，因为我的生活中有一个空白点———我在孤儿
院里长大。渐渐地，罗伯特扮演了我父亲的角色。我和他谈我的
工作和学院课程，我当时在读夜校。
罗伯特喜欢充当顾问的角色。在讨论我和上司之间的不和

时，我告诉这位新朋友：“我想我应该和他谈谈。”“这么莽撞干
吗？”罗伯特警告说，“把事情放一放。如果你和我一样冷静，你
就会知道时间能化解许多事。如果事情变糟了，再去和他谈。”
手机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你知道。”他轻声说，“我像对我
自己的儿子那样对你说话。我一直想要个家，有个孩子的亲情
关系。你太年轻了，不知道这种感觉。”我知道，我也一直想要个
家———有个父亲的亲情关系。但我什么也没说，害怕自己不能
抑制长久以来的伤痛。
一天晚上，罗伯特提到他 "$岁的生日快到了。我买了纤维

板，设计了贺卡，上面放着蛋糕和 "$根蜡烛。我请办公室的全
体警察，甚至局长在上面签名。我收集了 "$个人的签名。我知
道，罗伯特定会从中获得快乐。我们在手机上交流了 &个月，我
想是见面的时候了。我决定亲自送上贺卡。

我没告诉罗伯特我将登门拜访，一天早晨，我按着地址开车
前往，把车停在他公寓附近的大街上。当我进入一座大楼时，一名
邮递员在走廊分拣信件，我查看邮箱、寻找罗伯特的名字时，他点
了点头。找到了，%'公寓，离我站的地方大约 #$英尺。我的心怦
怦直跳，我们还能像在手机上那么融洽吗？一丝怀疑从心头掠过。
他也许会拒绝我，就像我父亲从我生命中离开时拒绝我一样。我
轻叩罗伯特的房门。没人回答，我又重重地敲了一下。
邮递员从分拣信件的活儿中抬起头来，“那儿没人了。”他

说。“是吗？”我感到有点迷惑，心想，如果他回答敲门人的方式
跟回答手机的方式一样，我可能要敲一天门了。“你是他的亲戚
吗？”“不，只是朋友。”“对不起。”他轻声说，“但戴维先生前天
去世了。”去世了？我一时张口结舌，僵在那里了，他真的去了天
堂……回过神后，我谢了那个邮递员，走进了中午的阳光中。我
向汽车走去，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拐到一个角落时，我看见了一座教堂，《圣经·旧约》上的一

句话跳进我的脑海：“朋友的爱永伴……”是啊，某些突发的不
幸事件会提醒我们生命的美好。但“朋友的爱永伴，无论我在人
间他在天堂……”此刻，我第一次感到我和罗伯特是多么亲密。
我下意识地将手机举到耳旁，仿佛又听见罗伯特的吼声：

“打错手机了！”接着我听见他问我为什么要再打。“因为你至关
重要，罗伯特。”我大声说，“因为我是你的朋友。”“噢，你是我的
朋友……”手机中似乎传来了天堂的声音。
我将那张没有打开的生日贺卡放在汽车的后座上，坐到方

向盘后面。发动汽车前，我回过头，喃喃说：“罗伯特，我没拨错
号。我拨对了———今后我还会用手机向你问好的。”

! ! ! !我告诉妹妹，这个周末我准备到温哥
华去看望她，妹妹非常高兴，她叮嘱我说：
“正好我家的垃圾桶坏了，听说你们西雅图
出了一种新型的垃圾桶很受欢迎，你来时
顺便给我捎一个过来。”我在超市买了一个
新款的垃圾桶，驱车来到了妹妹家，度过了
一个愉快的周末。
过了几天，妹妹打电话过来：“姐姐，我

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给我带来的垃圾桶太
受欢迎了，现在我们一家人只要一看到那个
垃圾桶，就想起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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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太阳炙烤下，沙漠里光秃秃
一片寸草不生，探险家已经迷路好
几天，水喝光了食物吃完了，他绝望
地认为自己的生命和探险旅程一样
到了尽头。

就在他失望的时候，忽然发现
远处有一处废弃的草屋，他用尽最
后一丝力气赶过去，茅屋里空无一
人，庆幸的是在屋子后边发现一个
压水井，他顿时觉得自己有救了。

于是他开始拼命抽水，但水井
里的皮阀干巴巴翘着，四处漏气，只
听见和井壁摩擦的吱吱声，根本抽
不出水来，探险家再次绝望了，他一
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气，就在这时
他发现压水井铁制的井壁上用石块
歪歪扭扭刻了一行字：“朋友，把手

正下方埋有一瓶水，记住，千万不能
喝，要倒进井里，切切！

果然刚挖了几把，就见一瓶
水静静埋在地下，探险家立刻拧
开瓶盖，清水里透着泥土的芳香，
他仰起脖子恨不得一口喝下去，
但就在湿润的泉水接触到舌尖的
那一刻，他再次瞥见井上的那一
段话，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刚才
抽不上来水，是由于井里的皮阀
干燥变形、四处漏气，所以需要把
这瓶水倒进去。

压水井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
显然很久没有人到过这里，万一这
瓶水倒进井里仍然抽不出水，那自
己岂不是要守着井口活活渴死？如
果把瓶里水一饮而尽，就可以多活

一两天，没准还能等来救兵！
思考很久，他决定相信井壁上

的话，于是小心翼翼把水倒进井里，
由于清水注入，原来漏气的阀门一
下子闭合了，他急速摇动把手，不一
会儿，一汪清水就咕咕冒出来，探险
家喝了个滚瓜肚圆，最后把矿泉水
瓶子装满水，依旧埋入原处。这时
候，他发现井壁另一侧写着“信任
泉”三个字，顿时感慨万分，于是在
“信任泉”刻下一句话“此处还有一
瓶水”，然后挖开地面，把自己的一
瓶水也埋进去。

事后，探险家感慨地说，如果自
己把水喝掉，虽然可以多活几天，但
是更多的朋友都将因此而丧生，这
才是信任最大的损失。

还有一瓶水 ! $美国%萨那 赵文恒（编译）

! ! ! !萝贝塔·埃申鲍姆住在南达科他
州的米勒市外，经营着一家农场。一
天上午，她抽空去了一趟市里，赶回
家给农工准备午饭。她边开车，边留心
看父亲是否在路上。他患有肺气肿，独
自生活，开车从未超出过自己住处的
十二英里范围。萝贝塔很清楚，他在
路上若是需要帮助，邻居只要看到，
就会停下来帮忙。但她还是感到担
心，常常为他的安全而忧心忡忡。
她没发现父亲的汽车，反而看见

另一辆车停在路边，一个男人在查看
发动机。尽管萝贝塔常常帮助熟悉的
人，此刻却急着赶路。这段路上人烟稀
少，那还是一个陌生人，她本应继续开
车，不去理睬他。可不知怎么，她内心

深处有个声音让她停下来询问情况。
司机的车的电池出了问题。于

是，萝贝塔开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农
场，借来电瓶线，开车回来，帮忙把
车修好。“真是谢天谢地。”司机向她
道谢，拿出钱包，“我要付多少？”“没
必要付钱。”萝贝塔笑了笑，回到车
上，“沿着这条路走，只要给汽车抛
锚的人提供帮助就行了。”“我当然
愿意了。”他挥着手，目送她离去。

两个星期后，萝贝塔的父亲打
来电话，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去参加一次拍卖，离这里大约五
十英里的西南方……”他开始说。
“五十英里！”萝贝塔惊呆了，“爸爸，
你从来没有独自开车那么远呀！”

“回家的路上，我的轮胎瘪了。”闻听
此言，萝贝塔感到恐慌。他所说的是
一条偏僻的公路，很少有人，也很少
有路过的车。她父亲还不能自己换
轮胎，他身体很虚弱。“那怎么办
呢？”她问。“你简直不会相信。恰巧
来了一个好心肠的司机，帮我换了
轮胎。可我提出要给他钱时，他却说
不要。两周前，好像是在米勒市外，
一个女人给他的电池接电，还让他
把这种善行传递下去。他在给她支
付回报呢。”

萝贝塔感觉自己被爱拥抱了。
她说：“我想上天知道爸爸要出事，
因此提前就安排好了救援。我真正
见证了善有善报这句话。”

! ! ! !在东亚美尼亚有个小村庄，村
里只有两条平行的街道，分别叫南
街和北街，两个街道的居民因为宗
教不同，基本不相往来。

夜幕降临，一个远道而来的外
地人路过小村庄，就在他踏进南街
的一瞬间，眼尖的商店老板一眼就
发现：外地人眼睛里充满泪水！他的
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还没有等他上前盘问，北街卖
肉的对卖布的说：“南街肯定死人
了，看那个可怜的陌生人，他刚从南
街那儿过来，哭得多伤心啊。”

一个北街小孩听到死人的消
息，立刻吓得嚎啕大哭，似乎恐惧可
以传染，一会儿工夫，整个北街的小

孩都跟着哭起来。
然而事情还远远没有到此结

束，北街母亲们不知道孩子们嚎啕
大哭的原因，于是走出家门一看究
竟，这时遇到了卖肉的和卖布的老
板，还有其他几个村民，他们都在对
南街发生的悲剧议论纷纷，于是迅
速加入了传播的队伍。

南街商店老板劝邻居瞎子说：
“北街出大事了，快点逃走吧，刚开
始孩子们哭个不停，男人们伤心透
顶，现在母亲们把孩子关进家里，我
想肯定是发生瘟疫了。”

更多的恐慌开始蔓延，由于
村里居民本来比较稀少，没有过
多长时间，大家都意识到出大事

了，尤其是大人们最担心：如果真
是该死的瘟疫那该怎么办？他们
迅速关门闭户，紧急商量对策。就
在一片沉寂后，两个街道所有的
居民连夜搬到附近的山上，小村
里空无一人。

几个世纪以后，小村已经不复
存在，南街和北街人分别居住山的
东部和西部繁衍生息，他们自称为
东街和西街，但始终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大家都认为对方村里存在很多
危险的因素。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外地人因
为长途跋涉十分疲倦，经常嘴里含
着洋葱来提神，这才是他满眼泪水
的原因。

一片洋葱引发的骚乱 ! $巴西%保罗&科埃略 王岩（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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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
! $加拿大%安吉斯&英格珉 尹玉生（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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